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禅杖和权杖
—我关于民族乐队指挥浅论的命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甫建

前　缀

相传现代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，最早是由中世纪欧洲宫廷乐

师的手杖演变而来的，这根原来代表身份、权威的手杖，在几个世

纪前就已然演变成今天这样精致玲珑的指挥棒。前两个世纪里，这

根小小的指挥棒造就了世界音乐史的一个神话，在众多指挥大师手

中挥洒自如，形成了西方古典音乐的一个自身不会发声的演奏体系。

今天，唯有全世界的军乐队依然还用着的那根亮光闪闪的长杖，应

该还算保留着那根手杖的痕迹。

那个时代，上至君王，下至乐师，权威者手中执掌着的那根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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杖象征着地位和威严，是一根实实在在的权杖，手里握有了它就可

以发出统一号令，甚至握有了生杀大权—唯有服从，不可抗拒。

无独有偶，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代，东西方不同的宗教领域也

有着相似的现象，许多德高望重的高僧手中都握有一根手杖，它除

了同样象征着宗教地位和权势外，更多地象征着另一重含义—宗

教的修为，因此它也被称作禅杖。

权杖者，发号施令，威严不可忤逆，握在手中即有了统治者的

兴奋和快感。而禅杖者，则传经布道，慈悲普度众生，握在手中即

有了诠经释义、扬善抑恶的承担和弘扬。其实手杖本身并无不同，

是执有者的心态赋予其不同的含义。即便它已经演变成了一根小小

的乐队指挥棒，其所被赋予的内涵依然会有如此的不同，而这不同

认知的差异则会大大影响其所指挥的乐队表现，自然演奏出来的音

乐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。

草莽的盛宴

当今的民族乐队指挥其实还远未形成一个指挥流派，只是半个

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乐队因借鉴西洋乐队编制的同时借鉴过来的一

个排演形式。当时，众多民族乐队的队员均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民

间乐师，由于社会变革所推动的文艺体制改革的需要，一夜之间从

三教九流一蹴而就进入了上层建筑领域，风格各异、流派杂陈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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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将其整合成一支符合当代演奏所需要的民族乐队？许多民乐前

辈们于是担当起了早期民族乐队指挥的职责。想早年间古代宫廷乐

队盛大宴乐时也一定有过指挥者，不过时过境迁，如今已了无一点

痕迹可寻，于是干脆直接学了西洋乐队指挥执棒登场。所以，现而

今的民族乐队指挥跟民族音乐的传统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一

种模仿而来的表演样式。正因为一开始只是模仿，所以也就没有系

统的专业理论和技术概念，在草创的民族乐队面前，指挥者的专业

意识更多的可能只有号令，而且面对一群来自民间的“草莽英雄”，

指挥者所要做的就是要“一统天下”，因此，那根同样是模仿而来

的指挥棒，更多的就是一根权杖。

挥舞着权杖指挥棒的民乐指挥们终于统一了民族乐团，乐队也

逐步形成了专业编制，但民间音乐的传承意识和表演方式，使得那

种“江湖草莽”行帮式的思维习惯根深蒂固地在民族乐团中继续延

续着。许多诸如流派纷争这样的江湖矛盾始终存在于乐团之中，因

此民族乐团的指挥者们也就必须是乐队的长者或权威者，否则根本

不足以“镇”住乐队。久而久之，也就更加深了乐队指挥最重要的

就是对乐队统治力的概念，也逐渐形成了强势的排练指挥风格。这

种“草莽英雄”式的指挥理念至今还在民族乐团和民乐指挥领域传

延，甚至超出了乐队指挥的基本技术概念，许多人在乐队排练中仍

然沿用着民间音乐的合奏模式，挥舞着权杖式指挥棒，呵斥着乐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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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明就里地把乐曲一遍又一遍地从头到尾奏过，其中声部的关系、

和声的进行、配器音色的变幻以及轻重缓急、曲式结构等等要求都

无暇顾及，更遑论指挥法的作用及图示表达的准确。乐队最后“熟

能生巧”了，指挥也就英姿勃发地登台表演，手势华丽花哨、激情

四射，而被排练成体操式演奏的乐队，虽整齐划一、抑扬顿挫，但

应有的音乐内在张力和气息韵律等表现力则索然无味。这种权杖式

的指挥风格至今对民族乐队有着很深的影响，其特点往往是以指挥

者个人意志为主，以单一乐曲作为排演目的，不大注重乐队的整体

训练和专业提升，以至于很多年过去了，乐队也演奏了无数的乐曲，

但视奏能力及训练程度依然不足，如果不是反复演练到倒背如流的

程度，则技术负担往往会很重，无法在演出时自如地完成演奏。

天竺的梵呗

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使得民族乐团有了今天的规模，民乐指挥也

逐渐自成一派、“占山为王”了，但终究因为是学来的西洋拳脚，

在楼台亭阁中施展起来总是哪里有些不顺。

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在进入浪漫派时期后达到了一个高峰，一批

成就于当时、影响于后世的指挥家们开创了一个辉煌的大师时代，

把欧美音乐带上了巅峰。不过人们在为这些大师们喝彩的时候，往

往仅关注了他们那种优雅高贵的指挥仪态、潇洒优美的指挥动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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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磅礴大气的指挥气势，却忽略了他们丰厚的文化素养、人文美

学的积淀，以及对音乐独到的领略和敏感。大师们大多自幼就有着

超人的聪慧和良好的音乐学习经历，无论专业能力和理论基础都非

常扎实，许多人很早就具有各自演奏领域的专业成就，当他们成为

乐队指挥时，能够把握整个总谱的技术要求，深刻领会作曲家们的

创作意图，站在高于乐队的音乐解释力和引导层次，用准确无疑的

指挥手法把这一切清楚地表达给乐队，并带领乐队将音乐演奏表现

到极致，给听众带来极大的愉悦感受和深深的灵魂震撼……这时，

那根小小的指挥棒在大师们手里早就已经没有了权杖的感觉，更多

的是引导人们心灵的禅杖，它所形成的巨大艺术感染力，让西方交

响乐成为了人类的艺术“圣经”，甚至在中国这样古老的东方国度

里也被作为高雅艺术广为传播。这一切不能不说是那根“禅杖”的

魔力，而绝不是刻意摆些个咋咋呼呼的指挥造型就可以做到的。

伟大的指挥家无疑是令人高仰的偶像，他们的艺术成就通过很

多音乐故事广泛传播着，时时都享受着音乐青年们的顶礼膜拜。记

得当年那位东邻出身的小泽征尔先生带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入

中国时，举国上下的指挥精英们无不为之倾倒，一时间兴奋得失了

准头，差点把个《星条旗永不落》当成了美国国歌，大小音乐会都

要演奏一遍还全场起立……连小泽先生当时那头飘逸的长发也成了

国内指挥崇尚的个人风格，很多人争相仿效，三十多年后仍可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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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偶像”标志。但是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小泽先生当年在中央音乐学

院指挥系给我们青年学子讲解指挥手势与乐队演奏的关系，起拍与

呼吸对乐队的作用，指挥图示如何准确表达音乐内涵等等真经实道，

这些其实在我们的指挥系课堂上也都有系统的课程教学，但对于我

们民乐指挥来说，很长时间都是个空白。

我们从早期的模仿走到今天，对西方指挥大师们的学习和理解

是否应该更加深入一些，是否可以从单纯的技术学习深入到文、史、

哲领域，更深地去理解为何西方音乐能够成为近代史以来除文学以

外对人类精神形成巨大影响的艺术门类？作为乐队精神领袖的指挥

家又是如何借助手势来传导这种感受的（注意我说的是手势而不是

肢体动作）？其实，在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相同的音乐美

学论述，蕴含着丰富的先哲思想和智慧，其中对音乐所表达的“天

人合一、天地人和”的思想境界的启示，如果化作中国民族乐队的

表达方式，是否也可以形成独特的风格类型，与西方音乐竟相媲美、

并驾齐驱？美妙的音乐可以是指挥家引领得出神入化，也可以是乐

队自己演绎得出神入化，其实当音乐真正奏到出神入化时，指挥帅

不帅、指挥棒、指挥……还很重要吗？

阿炳的华服

当民间艺人阿炳用他那把丝弦老二胡拉着《二泉映月》走街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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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时，民族音乐尚处于温饱不济的时代，老师傅们忙着传承自己那

点狭隘的玩意儿，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已断裂成了历史的碎片，只剩

了一点供人品玩的“韵味儿”。不过同时期倒也还有一群爱好江南丝

竹的有识之士在上海组了个“大同乐社”，总算在散落江湖中又找

回了一点盛世大曲的遗痕。后又有老前辈们于二十世纪中叶，在一

片空白中奋力打造成了一支虽至今还在遭受音乐界质疑，却已形成

规模的当代民族乐团，在文化艺术领域闯出了一番名头，打下了一

片江山，但离整个专业发展成熟、形成完整体系的目标似乎依然也

还很远。如何把这个最初模拟西洋乐队组合而成，而后又争议不断、

各据一方自成一体、至今连个相对公认的乐队编制都还未形成的民

族乐队，稳步发展成为独特的结构科学、编制合理、音响优美、创

作丰厚、传承与发展并进的民族乐团，这才是民乐指挥们当前最应

该认真思考的责任之所在。

比起手中这根小小的“权杖”，如何建设起强大的并可自立于

世界音乐之林的当代中华民族音乐体系，如何建设好当代民族乐团

似乎是更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事业。换句话说，如今的民族乐团虽已

可满足指挥家们肆意的“蹂躏”，但其西化的痕迹依然很浓，而且

在近年来的发展中，这种西化的改造因为部分指挥家的个人喜好还

在加剧。这里有些个深层次的问题 ：什么是当代中华民族音乐应有

的声音？什么是我们民族乐团发展的文化依据和艺术标准？我们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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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鉴了半个多世纪的西方标准后，是否还要继续仿造那样的“民族

管弦乐团”？如果不再照搬那应该如何继续？我不了解别人会怎样

想，但至少我认为，这些问题才是我们当代民乐指挥们在学贯中西

以后应该认真思考的、需要运用我们的才华和智慧去践行的大事情。

也是民乐指挥化“权杖”为“禅杖”，走上更高的艺术“祭坛”，把“天

地人和”的崇高境界再现于当今的音乐世界，而不要再让阿炳穿着

华丽的西装在舞台上扭动，更不要让这个二十世纪早期的民间艺

人挡在数千年的传统之前，担当起中华民族音乐传统代言人的重

任。

阿弥陀佛善哉善哉

其实从指挥法角度来看，所有音乐的指挥应该都是一样的，目

的也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最终的音乐表现。无论各自的发声方式和

音乐风格有多不同，从技术的角度来说，指挥首先应该把各种节拍

的图示要打清楚，尤其是在排练阶段。这个说起来容易，但要真正

做好却是很难，要不然音乐学院指挥系的本科学制也不用五年那么

长。现今的民乐指挥既然是西学东渐学来的，自然也应该按照学院

的教学体系去系统地学习，其入学考试标准和学习标准也应与西乐

指挥相同，这样人才的高度才能影响事业发展的高度。但有一点要

清醒，民乐指挥应该是学贯中西而不是被全盘西化，民乐指挥学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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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将来在乐队面前也不用转外语，好好的《春江花月夜》被不停

的“yes	ok	no”指令着，恐怕最后演奏出来的多少会带点亨廷顿花

园的色彩和味道。民族音乐自身的语言其实不像有些所谓的音乐家

批评得那样简单，许多乐曲，尤其是传统乐曲的气息和韵律对于指

挥者来说其实是挺难的。以散板为例，按西洋音乐指挥的方式大多

会将其拍子量化成若干复合拍子，否则就不会指了，而实际上只要

了解了音乐的气息分布，跟好演奏的呼吸起拍，是可以不用打零散

的拍子的。这种看似随意却内含乾坤的指挥法在西洋音乐的教学课

堂上是学不到的，此时，指挥者的手势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“顺

势而行”，个中哲理又岂是“权杖”所能“挥”清楚的？中国音乐，

道深着呢！

乐队指挥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指令，一种带有复杂信息的指

令，除了单纯的速度、力度和节拍以外，包括所有的起拍、演奏演

唱的发声法、内在情绪和节奏韵律、音乐表现的呼吸和气息等等各

种微妙的信息处理。而民族乐队指挥还必须熟悉各类民族乐器的演

奏法，否则你无法发出准确的演奏指令。遗憾的是很多民乐队指挥

没有留意到一些创作上的不合理部分，生拉硬拽非要乐队照谱完成。

殊不知有的作品配器完全超出了现有民族乐器的演奏范畴，虽经指

挥“权杖”的威严逼着对付下来，但乐器应有的音色音量荡然无存。

这种演奏是成功的吗？别捂着耳朵说瞎话了！这是指挥者自己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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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研究民族乐器演奏法，有的干了很多年连个竹笛的筒音是什么

都不了解，一味快马加鞭、响鼓重擂，只可怜一众竹木乐器愣是砸

出了“铁匠铺”的效果，这时，指挥者手中舞弄的应该算是个什么呢？

很长一段时间民乐指挥的发展很不平衡，许多人对指挥的理解

就是个“帅”，帅自然很重要啊，首先很养眼嘛，但这绝对不是指

挥者到舞台上要摆造型的理由。乐队指挥的手势动作不应该是对着

镜子摆练出来的，更不该是设计出来的，而是在学习阶段通过不断

累积的专业知识感悟出来的。其中有很大部分来自于自身修养所形

成的气质，而作为民族音乐的指挥更应该了解一些中华民族的经典

历史文化知识，了解一些民族传统艺术的门道，唯有如此其指挥动

作才会挥洒自如，不经意间就会显得协调优雅。

虽然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，但民乐指挥的整体还远未达

事业的高原（不是高峰），整个民族乐团也还远未达到专业领域应

有的发展高度和生存空间。作为指挥者，自然是任重而道远。小有

成就时不妨小酌放歌一番，毋需太过张扬，因为整件事还未做好，

整块地才长了半茬秧苗，离高唱丰收还早着呢。跟前辈们一样，我

们这一代注定还只是开拓者，还是先不要枉称大师—大师者，乃

是以其极高的自身修为推动并引领专业发展、甚至改变专业发展方

向、取得巨大成就并存世久远之人物，就目前这点事业发展高度看，

吾辈还远未及此等第，不如静心思远，悟出些“禅”意，再登高望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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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臂挥洒出玄妙音韵，或许不经意间便真有了几分大师意气呢！

阿弥陀佛是外来佛名，善哉善哉则是中国古语，二者连着念很

顺口，不也正是我们民乐指挥要达到的境界么？

后　缀

说来也很奇特，作为音乐指导者的民乐指挥恰恰跟民族音乐传

统没有必然的关联，大概可以跟乐队中的大提琴、贝司、定音鼓等

定义为外来引进门类吧。这类外来引进乐器也是民乐指挥的困惑之

一，因为现在民族音乐走向世界了，很多外国同行问的较多的一个

问题，就是中国的民族乐队中为何有这么多西方乐器？于是有的乐

团就把低音乐器改了个形状，弄的葫芦不像葫芦瓢不像瓢，还没有

声音。不知这样的乐器改革（或改良）的依据是什么？民乐指挥家

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，任何一件乐器的成型是需要一定历史阶段慢

慢沿革而成的，中国的民族乐器更是历经了千百年的演变，其形制

和音色早已被深深地赋予了历史和文化的属性，当今任何单位和个

人都不要轻易将其改变，更不应该去按西洋乐器的理论来改造民族

乐器。我们应当保护丝绸之路带给我们的艺术传承，也可以在新时

代用丝路的精神包容当今的乐器引入和艺术交流，用我们的智慧将

这些相隔千百年、相距千万里的乐器组成我们当今最优美的民族乐

团，这才是传承之道、创新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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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原本是听觉艺术，但指挥却一直被看做是视觉艺术，整场

音乐会下来，多数人都坐着不动，唯有他（她）在台上手舞足蹈、

夺人眼目，所以这也是许多音乐家，尤其是青年音乐家所企望的专

业。不过别忘了指挥的功能和职责是什么，手中的指挥棒意味着什

么、掌控着什么。近来一些音乐会发生了新的变化，民族音乐不

但可以听，而且也可以看了？！乐队指挥在台上开口说话有台词儿

了？！我不知道将来民乐指挥会发展成什么样，但至少现如今这个

时代，我们还是应该踏踏实实的把民族音乐演奏得更加好听，能感

动中国，感动世界！

谢谢大家！

注 ：本文所有论述均属个人观点，并不针对任何个人和单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